
一个老黄埔常念的往事 

赵志清 

李军挥，1927 年生，四川泸州人，1942 年考入黄

埔军校，21 期，装甲兵科，1945 年春毕业。被分配到绥

远省（旧绥市）独立战车连第三排任排长。 

李军挥虽说刚刚毕业官职不大，但在当地却是小有

名气。是他能力超群？还是他有什么长项？还是有什么

背景？他还真是有点背景，但这个背景时间还真就不长。 

李军挥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有一个同学叫潘金武，俩

人关系不错。毕业时李军挥被分配到绥远，当时潘金武

的父亲潘继仁是绥远省民政厅的厅长，他对李军挥说：

“你到绥远有什么事就去找我的父亲，他会帮助你的。”

有老同学的话，李军挥到了绥远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拜访

伯父潘继仁。李军挥刚刚毕业，还不满二十岁见到伯父潘继仁自然是毕恭毕敬，

彬彬有礼，谈吐有节。潘继仁对待自己儿子的同学当然是热情招待，关心有加，

感觉小伙子稳重踏实，精明透亮，有礼有节，必有前途。高兴地说：“你在我们

家门口当兵，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干脆你就做我的义子算了！”李军挥随

口答应说：“行啊！”。“好啊！那定个日子，请上些朋友，举行个仪式！”潘继仁

说。收义子办酒席那天确实很热闹，来了许多亲朋好友，别人就不一一介绍了，

这里边只介绍一家人，就是董其武夫妇和她的女儿董健申，董其武是绥远省的省

长、省主席、内蒙作战司令，他和潘继仁还有傅作义是把兄弟，傅作义是老大，

董其武是老二，潘继仁是老三。董其武有一个女儿叫董健申是绥远女子师范学校

的学生。潘继仁把义子李军挥介绍给董其武一家。董健申和

李军挥同岁，又很活泼，李军挥刚从军校毕业，一身戎装，

格外精神，同龄人易接触、易沟通，很快就熟悉了。 

原来李军挥在上学时是文艺骨干，经常演出，有演出编

排经验，于是就被绥远三七军医院三七剧团聘请为兼职导

演、剧务主任，经常演出宣传，业余生活很充实、很丰富。 

董健申在绥远女子师范上学，学校也经常组织学生演



出，她也是个文艺骨干，自然少不了她，有时演出缺少

服装，她就找李军挥去借。没事时还到部队找李军挥

去玩，休息时两个人还约好到街上转转买买东西，有

时他俩还和她的母亲一起上街，有人就背后议论：这

小子攀上高亲了、这俩年轻人是不是在搞对象啊？ 

还有一次，俩人到老百姓的地里摘杏子，果子稍

微高了一点儿，他俩是连蹦带跳怎么也够不着，董健

申说：“这样不行，够不着，你抱着我，我摘。”李军挥

一看没办法也只好如此，于是他抱起董健申的双腿慢

慢悠悠站了起来，这回可没有问题了，董健申也摘到了费了半天劲也没够着的杏。

抱着抱着李军挥有点体力不支了，别看他是一个大小伙子，他毕竟是南方人，四

川的，人长的瘦小，怎么能长时间的抱着北方的大姑娘呢？抱着抱着手一松，噗

通一声坐在了地上。就听咔嚓一声，杏树叉子和董健申都摔在了地上。李军挥下

了一跳，赶忙去扶董健申，嘴里连连说着：“对不起！对不起！我没劲了，摔着

没有？”董健申站了起来，边掸身上的土边说：“没事，没摔疼。”没摔疼是借了

树杈子的劲儿了。周围看着的老百姓很是心疼，正在结果的树杈儿被拽折了，可

是，一看是董其武的女儿，大小姐，谁也不敢说什么。在当地董其武主席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那是当地最大的官儿，是父母官儿，他的女儿周边的老百姓也都

认识。李军挥和董健申收拾了收拾走了。背后传来嘀嘀咕咕的议论声：“大小姐

的对象是空军！” 

李军挥怎么会是空军呢？他就是陆军，只不过是摘杏那天他穿的是空军上

衣，这件上衣是怎么来的呢？有一次，一个管后勤的和李军挥关系不错的管理员

把他叫住说：“这里有几箱日本投降时接收的空军军服，要发给大家，你先挑一

件。”李军挥从中挑了一件，后边还有一个能插电源的插销，在空中如果冷了，

插上电源可以使衣服变暖。所以老百姓传言：大小姐在和一个空军兵搞对象。 

李军挥真正的得到了关爱！有一次李军挥开着汽车摇摇晃晃地撞向了城门，

汽车前边被撞进一大块，他是开装甲车的，开汽车并不熟练。这一幕正被路过的

董其武看到，他扫了一眼，一看没啥大事就走了。李军挥的连长刘连奎一看省主

席都没提出批评也直说：“没事，没事！”好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在“三七剧团”演出的有一个演员叫窦玉如，他看到国

民党的气数已尽，不如到共产党一方去找个工作，他和李

军挥磨叨过几次，李军挥说：“这可不容易！”当时绥市已

被解放军包围，守城的国民党规定：被准许出城的人必须

出示通行证。窦玉如哪有通行证啊！窦玉如恳切的说：“你

帮帮我们吧”!李军挥倒也很支持他们的做法，说：“行！” 

1949 年春的一天，窦玉如、梁二（绥远三七医院药房

医生，真名不详）一行三人要通过麻花板哨所过张家口去

北平投奔共产党方参加工作，这天正值李军挥带班，虽然



他带班，但值班的又不是他一个人，他不可能当着属下的面大大方方地把他们

三人放走，也要等待时机。机会终于来了，他趁着两个警卫打牙祭（就是买吃

的）时候悄悄的放走了三人。临行前窦玉如拉着李军挥的手说：“军挥，我们家

里的情况你都了解，你经常到我们家去看看，帮助照顾一下我的姊妹，说着泪

水夺出眼眶。” 

1949 年 4 月初的一个下午，董健申找到李军挥说：“我爸的两个警卫员向他

报告说你在麻花板放走了三个共产党，你赶紧逃吧，要被找到你可就没命了。我

也帮不了你别的，这 11 块大洋和这两个金戒指给你，马上离开绥远。” 

李军挥又害怕又感激，把抢悄悄留下，匆匆离开了绥远。他先去了包头，又

去了宁夏银川，经过陕西回到了四川。 

回到了家乡，老家已经没人了，没有落脚之地，没有居住的地方，让远道而

归的李军挥很是茫然。后来经人介绍他来到了牛滩场小学教书，暂时算有了一个

安稳的地方。 

1949 年 12 月四川泸州解放，李军挥怀着复杂的心情到军管队报告，讲明了

自己的身世和历史。军管队的领导听说他是黄埔学装甲兵科的学生，又有正义感、

上进心是国家的人才，认为他到坦克部队参军有发展前途，就给他开了介绍信，

发了路费。 

他几经周折来到了北京丰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二团，来了一看傻眼了，部

队营房正在维修，问谁谁也不知道部队搬哪去了，于是先在正阳旅馆住下，边住

边打听。走了一路，路费也花光了，没钱怎么办呢？只好把带的衣服卖了勉强糊

口，那俩钱儿能用几天呢！很快钱就花光了。又没办法了，也没事干，他想了想：

窦玉如和我关系不错，我去找窦玉如吧！ 

上哪去找呢？也不知道窦玉如现在在哪呀？去他老家，看一看他是否回老

家了吧！李军挥从北京站买了一张站台票竟然混上了火车，没钱买车票怎么办呢！

刚到张家口就被人家查出来了，轰下了火车。哎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办呢？

他蹲在车站一角，一筹莫展。那年代好心人还是多呀！正在发愁呢，走过来一个

手提着信号灯的老大爷说：“小孩你蹲在这儿干什么呢？”前边说过李军挥是四

川人，个子瘦小。李军挥就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老大爷说：“你今天怎么也

走不了了，跟我回家，明天再说吧！”正在绝路，正好有好心人帮助。第二天，

老大爷把他带到车站，和两个管事的说：“这孩子去绥远，没钱，你们二位照顾

照顾，帮帮忙，给他捎到绥远。”都是老同事，二位就答应了。 

到了绥远窦玉如的家里一打听，他并没回来，他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李军

挥住了一晚，和窦玉如的家人聊了很久阔别后自己的经历，也了解了他走后窦家

的生活，第二天在窦家资助下李军挥坐火车回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后，李军挥到音乐学院找到窦玉如，俩人好久不见，聊得自然火热。

窦玉如赶上中央音乐学院招生，自己在绥远三七剧团当过演员，有点基础就被录

取了。窦玉如来到高等学府，受到了专业教育，他想让李军挥见识见识什么是高

水平，什么叫专业，他把郭兰英请了出来，介绍了俩人的关系，尤其介绍了过去



在绥远三七剧团的演出经历。他还请郭兰英给李军挥唱了一首歌，与其说是唱不

如说是小声哼哼了一首歌，因为那并不是唱歌的场所。唱完后李军挥连连赞赏：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李军挥表明来意，是想让窦玉如接济一下。窦玉如说：“自己在上学，挣的

也不多，还要给家里寄些钱，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也帮不了大忙，只能尽些微

薄之力，不好意思”！李军挥也知道他的情况也就不便多说。二人告辞。 

李军挥回到正阳旅馆，接下来怎么办呢？找部队？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回去？

又没路费，回去上哪？干什么去？还是边等边找吧！可是吃住又是问题，如何？

情急之下他想到了董健申，他俩个书信往来一直没断，他知道董健申此时也住在

北京，她的母亲正在西什库教堂戒烟，董健申一边在西什库女子中学上学一边陪

妈妈戒烟。没办法只能找董健申去了，他找到了董健申说明了原委，董健申给了

他一块大洋，连住旅馆再吃饭一块大洋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花光了没办法只得再

去找董健申，就这样找她找了五六次。最后董健申告诉他：她已经和绥远省教育

厅厅长的儿子订婚了，不要老找她来了，不然恐怕将来出什么问题。就在困难之

时李军挥也打听到了部队的消息，丰台的营房整修完毕，部队又回到丰台了。 

李军挥终于来到了北京丰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二团，被任命为参谋处参

谋。他是科班出身，是行家，做起工作来得心应手，工作成绩突出。 

1951 年由部队保送李军挥到苏联红军第一师第一团参谋处担任教育参谋，

主要搞士兵训练。十个月后，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形势的需要他回到了原部队。苏

联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运来成列车的十五至三十五吨的坦克到战车二团，从二团

再运往朝鲜前线。以至中苏断交，这些坦克都成了债务。部队也过上了紧日子，

中苏同样级别的军官苏军每月拿到四十块钱，我军只有两块，主要实行的是供给

制。 

1953 年，台湾的同学给李军挥的老家寄来一封信，姑妈收到后转寄给李军

挥，暴露了海外关系，因其海外关系多，又正值国内镇压反革命，李军挥也被打

成了反革命，劳动改造三年。 

1988 年，李军挥被平反，摘掉了 35 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如果不是又一封

不一般的信恐怕他难见天日。      

董健申虽已结婚，李军挥和她们一家还是有一些来往。李军挥还有一个爱好，

就是从小喜欢画画，他曾受到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和四川著名画家李佑霖的教

诲，擅长松、竹、梅，他给董家送过画，董其武将军去世，李军挥也曾前去吊唁，

事后应该是董健申以母亲的名义给李军挥写了一封信，信中对李军挥以侄子称

谓。李军挥拿着这封信找到部队，说自己不是反革命，部队的同志一看李军挥与

董其武将军一家如此相称，马上向领导作了汇报，并帮助查找档案，也没有发现

反革命的“有力”证据，这样，打了个报告，也就被平反了。李军挥真是如释重

负。在平反之后单位为他办理了退休手续。 

李军挥解放前参加工作，应该算离休，别人特别是窦家的人都劝他找一找。

为了如实向组织介绍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清白，李军挥找到了被自己从绥市放



走，时任中国某剧团党委书记的窦玉如。窦玉如音乐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中国

某偶剧院，从一般演员干起，一直干到走上领导岗位。李军挥一家也经常到他家

串门，当成亲戚一样走动。于是，李军挥让他帮助写写自己在绥远没有做过对不

起人民的事及在绥远部队工作时的简单情况。窦玉如一听要让他给李军挥写在

绥远的材料证明，一改往日的和气，马上变了脸，说：“我不给写！”还不耐烦地

说：“哪个让你写的？你让他来！”李军挥听完怔了，迟疑了一下，无奈走出了他

家。 

事后，李军挥和窦玉如的大姐、二妹窦丽（北京西城区厂桥结核症医院防治

所护士）、三妹窦霞（北京财经学校退休教师）、四妹窦丰及五妹说起此事，她们

都说这事应该给写，并找到她们的哥哥窦玉如理论，甚至吵闹起来，说他哥哥没

良心，吵闹了几次无济于事，反而造成了她们兄妹之间的严重不合，成了仇人，

以至姐几个愤愤地说：“他不写我们给您写。”姐妹给写了一个，还按了手印，但

说服力肯定不大。 

自此以后，窦玉如与过去一起在三七剧团的演员都断绝了来往，有一次，于

克文到北京来看窦玉如，他根本就不见。想当年，窦玉如一家租住于克文家的房

子，由于窦玉如家孩子多生活困难，多少年不给房租，于克文一家可没少照顾了

他们，两个人又都在三七剧团当演员，怎么能这样呢？弄得于克文很是疑惑，他

找到了李军挥家，一聊天似乎明白了。 

窦玉如当年其实也不是专职演员，他是一个伪警察，也是利用业余时间排练

演出。李军挥在生活上也给了他们家很大的帮助。窦玉如父亲当年是烧锅炉的，

一个月下来也挣不了几个钱，大姐结婚了，孩子还小，一家人艰难度日。李军挥

就和他的勤务兵林玉忠说：“窦玉如出去演出你也从伙房把他那份儿馒头领出来，

扔到房廊上去，过几天收拾一下送到他家。”由于窦玉如经常演出，在外边吃饭

的时候多，因此攒下的馒头也不少，把干馒头蒸蒸煮煮也给他家解决了不小的问

题。就这样善待他和他的家人，没想到他会如此绝情，这点忙都不肯帮。 

人总是会变的，为了保护自己，特别是那个年代！ 

李老先生无奈！ 

自此，李老先生开始了新的生活，潜心研究绘画，出版了《松竹梅》画谱，

在黄埔同学会学习组、古都书画院教画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和他

的夫人石泓也和他学绘画，而且他们还是好朋友，他还经常参加公益活动。他每

周四到黄埔同学会值一天班，每当台湾的黄埔同学来大陆观光，统战部都会通知

他，他总是高高兴兴，不辞辛苦地陪同全程。 

李军挥老先生现在心态很好，很知足，身体也很健康，各级组织都很关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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